
这是一份 关 于 从 七 十年代 到八十年代初期经过长期协商签仃 年 后期 的海

洋法公约 简要记事
。

在联合国 的主特下
,

该 协议寻求对海洋资源要 求的合理化和 在工业

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拥 有 的海洋研 究和海洋技术的潜 力之间的平街
,

不 管这些 国家是或不

是海上 强 国
。

海洋法会议和新国际经济秩序

己一

本文作者现为法 兰 西 学院教授
、

海 牙国 际法学会秘书长
,

年起 为国际 法 学会正式

成 员
。

年 教授在尼斯大 学创 办 了和平与发展法学会
。

他是世界上海洋 立 涛

和 空间 法 最主 要 的分析人 员之一
。

教授参加过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 议
,

发 表

过一本题 为 《 共 同分享的海 洋 ‘ 心 亡 的书
, , ,

他还发表 了《 海洋法
,

当代的 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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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于 年 月在加拉加斯开始 了它的实际工作
,

也就 是 说

经过这次开会讨论
,

使得有关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的章程得到了通过
。

同时在这一年里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也公布了
。

因此可以指望海洋法的这次修订和它的规则的重新

明确
,

将成为国际社会似乎正在把国际经济体系建立在比较公正基础上的总的努力的一

部分
。

在发 展 中 国 家中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哲学是基于两种考虑 第一
,

它们希望通

过 自身的努力去取得成果
。

第二
,

它们希望除 自身的努力外
,

还能得到其他 国 家 的 帮

助
。

在这些考虑中的第一个考虑
,

促使一个国家再次发现它 自身的存在
,

并使它产生一

种要做到以 自我为中心的发展所必需的那种努力的劲头
。

它是一种对促进人们 自力更生

的行动的刺激
。

第二个考虑是要求国际上的团结
。

它 的墓本想法来源于一个国家除非它达到一定程

度的生活水平
,

否则它很难真正地独立生活
。

为了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平 ,
首先必须拥有

充裕的物质财富 , 而为 了要帮助它获得较高的生活水平
,

就必须 由富国本着社会公正的

利益
,

遵从国际法的要求来作出贡献
。

这个新的法律所规定的内容必须包含 这 样 的 条

款
,

就是要在发达国家身上增加某种责任
,

要它们去帮助那些正在受苦受难的不发达国

家的人民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双重 目的
,

可以这样说
,

就是发展中国家希望在它们 自己的土

地上
,

把一切都国有化
,

而又希望每个国家在各地的活动都国际化
。

其 第一个 目 的 是

它 们 企 图 收回属于 自己的资源
,

不管这些资源是在开拓殖民地时期被盗窃
,

或是通过

其他别种形式为外国所开发
,

或是否 —象邻近水域的水生资源那样 —正在受到外国

公司的掠夺
。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

所有权和主权是不可分的
。

有主权没有管辖权等于

零
。

但是一个国家资源的有效利用不 汉仅是一件由国家法律所能管辖的事情
。

一个国家

要重新获得 白己的资源
,

它的这种权利还必须受到国际法的承认
。

这样
,

通过一段时间

的提出主权要求和单方面的立法之后
,

资源的收回要由国际法来裁定
。

这种过程正好是

海洋法所遵循的
,

把沿海国家的权利不仅延长到它 的大陆架
,

而且还延长到它的专属经

济区
。

另一方面
,

在与收回国家资源无关
、

但与第三国的行为
、

特别是与一些工业国家有

关的事情上
,

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的最好的办法是在国示范围内采取行动
,

以便通过多

边协商
,

争取通过一套规章
,

迫使富国以某种方式处理它们与贫国之间的事务关系
,

这

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所有工作中优先考虑的问题
。

〔‘ 〕口 的 是 否 可以 说扰 在 于

建立普遍优惠制 制订商品综合方案 订立技术转 让 的 实 施 细 则

止 订立跨国公司的指导法规
。

最主要的 目的是要结束那种有利于强者的经济上 钓 自

爵癣放任主义的状志







但无主权的预防性措施
,

但就大陆架来说仍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问题
。

领土的吸引力是

比较强大的而且经常是不可抗拒的
。

因而下述两种发展情况是可以预料的

一种职能上 的权 力转变 为领土权
。

必须强调
,

这里并非想要去批评沿海国家
,

而仅

仅是要指出它们的权力扩张的潜在因素
。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有这样的一些因素
,

这些因素中包含有一种基本的支配因素而 白

然地诱使一些国家去占领一个地区
。

例如根据第 条
,

沿海国家拥有专有权去构思
、

授

权和管理人工 岛及其设施的建筑
、

经营和使用
。

这一 条还规定这一权利包括关于海关
、

财政
、

卫生
、

安全
、

移民法和规章制度等的管辖权
。

这就意味着沿海国家拥有占据空间

性质的权力
,

它既对本国的
,

也对以其他国家为基地的公司行使权力
。

然而
,

一旦涉及到环境的事情
,

其权力的地域范围就更为明显 了
。

反污染的措施看

来与地域权利观念的关系似乎比与资源权利观念的关系更多一些
。

沿海国家当然并不享

有保护海上环境不受来 自船只的污染的专有权能
,

在这种情况下船旗国保有其传统的权

利
。

此乃这一地区维持航海 自由的逻辑性的必然结果
,

但事实上这一地区今后仍将被看

成是公海的一部分
,

船旗国的权能将不得不与沿海国家的权能相较量
。

关于科学研究的问题
,

沿海国家掌握着严格的控制权
,

并且可以随意决定停止在这

一地区所从事的任何研究工作
。

作为经济区的管理人
,

沿海国家通常被授与强制执行的

权力 第 条
。

就捕鱼权而言
,

渔业资源的国有化程度是最引人注 目的
。

就我们现在所知
,

几乎所

有最富裕的地区都属于经济区之列
,

其结果是世界渔业体制也有 了根本的改变
。

会议以

突出的位置把经济区作为一个地区给予沿海国家一事
,

揭穿了洽海国家的权利只涉及资

源而不涉及地区这一理论的虚伪性
。

当我们想一想第三捕鱼 国在经济区所处的地位时
,

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沿海国家的特权地位
。

第 条和 条的确给予第三方获得开发和

利用这一地区生物资源的机会
,

但是必须与沿海国家签订协议才能参与
。

缔结这类协议

经常是不容易的 因为很难迫使沿海国家签订这种协定
。

内陆国家和地理上不利的国家为把从这种困难中产生的争端纳入会议所设想的争端

解决程序来解决所作的努力曾经是不成功的
。

这些国家只好满足于可能有助的调解
,

这种

调解的结论是没有约束力的
。

但是沿海国家希望在它们的地区仍然保持掌握着解释 捕鱼

政策的权利
。

事实上它们在它们的地区所实行的控制是非常接近于主权的
。

在第 条中

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例证
,

该条款说沿海国 家将其经济区内享有的权利授予内陆国家
,

如

果没有得到沿海国家的同意
,

无论是通 这沮借
、

特许或建立联合企业等方式
,

都不可能

转让给第三国
。

根据以上所述
,

值得注意的是沿海国家
一

也有它的斟酌决定权
。

专有权转变 成为斟的 决 定权
。

在各种不同情况下会议本身把这样的权利授予沿派
国家

,

例如
,

决定可以允许的捕获权
,

决定 白身收获生物资源的产量权或确定允许外国

科学研究队伍进人的条件权
。

第 盯条的规定本身足以说明沿海国家的权力范围
。

既然这

些权力的 自由斟酌决定的性质被认可 了
,

那么就不能迫使沿海国家屈从于强制的侄序来

解决争端 见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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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由于 主要工业大国所采用的管理它们的公司活动的本国的立法
,

加上拒绝其

中一些公司加入公约使得管理局丧失了大量的财政捐款
,

而投票赞成公约的国家代表着

联合国预算的
。

当然
,

要给建立一个关于海洋法的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尝试作出已经完全失败的结论

还为时过早
。

沿海国家收回资源和为了人类的利益使海床国际化
,

这 些 在二十年 前 是

不可想象的
,

而现在却已经做到或不久可以做到
,

但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并且在第

三次会议后还不可能马上说将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走完其中的大部分路程
。

注 释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是联合国的一个常设机构
。

、

文件是由 个国家在 年 月 日签署的 日本是在其后不久签署的
。

〔邓小群 劳 生译 〕


